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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琦敏

科学家应不应该当“网红”？一种

声音是，科学家的主业是科研，就应该

潜心钻研，频频曝光“赚流量”是一种不

务正业的行为；另一种声音是，科学家

是最了解科学前沿的人，他们不“发

球”，科学传播就失去了源头活水。

谈及“网红”科学家，新晋B站年度

“百大UP主”、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

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毫

不讳言：“‘红’代表着一种影响力，科学

需要这种影响力，社会也希望有更多科

学家拥有这种影响力。”

正因如此，为科学“代言”，汪品先

很拼：63岁主持南海首次大洋钻探；75

岁担任国家“南海深部计划”指导专家

组组长；82岁乘坐“深海勇士”号下潜南

海；86岁入驻B站“吸粉”百万——无论

科研还是科普，他都做得风生水起。

在汪品先看来，“科普在中国的意

义不仅仅是科学传播，更具有改变社会

的价值。”这将有可能解决科学与文化

的脱节，“两者脱节，牺牲的是创新；两

者交汇，创新之花才会绽放”。

谁越会做科普，谁就
能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
与机会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科学普及

其实是一个新事物。”汪品先说，现代科

学的产生至今仅有几百年，而科学成为

一种职业，更是只有百来年。

只有当科学技术推动社会高速发

展，引发人们终身学习的需求，普通人

也需要关心科学的时候，科普才会形成

一股明显的潮流。“现代社会，新东西层

出不穷，如果没有科普这种渠道，光靠

当年学校里的知识，人们很难维持在社

会上的持续发展。”

科学家的影响力体现在什么地

方？“当然，学术成就是最根本、最重要

的，尤其是有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

贡献。其次是领导学术界、培养人才所

带来的影响力。”汪品先说，在我国，科

普给科学家带来的影响力往往被忽视。

“当学科不断细分之后，交叉与融

合正成为科学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需要跨领域学习，

“与外行沟通”成为了一种“刚需”——

谁越会做科普，谁就能得到更多的理

解、支持与机会。

汪品先以自己举例，“关注我的人

多了，我的影响力变大了，我说话才会

被人听到，才能做成想做的事。”他认

为，科学家应该善用“网红”带来的人气

和关注，而不是一味拒绝与躲避。同时，

他也提出，媒体不能向对待娱乐明星那

样“捧”科学家。比如，“科学家肯定不是

靠形象吃饭的，我就很不喜欢拗造型。”

最近，汪品先又录制了几段视频，

即将在B站上推出。“我跟策划团队提

议，不要老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说，好像

说书先生那样。为什么不能把我做报

告用的插图用进去？一图胜千言，传递

的信息量更大。”他希望，科学家可以和

媒体一起探索更适合科学的传播方式，

通过科普，把科学家对社会的影响力，

真正地、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学术高处，科研与科
普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用科普形式表达科学成果，不是

降低、而是在提高科学水平。”在汪品先

看来，过去有一种误会，以为讲得越深

水平越高，而“深”的标准就是不容易

懂。事实正好相反，科学家只有理解透

彻，才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表达。

真理是简单的，只能一字不漏念稿

子的科学观点，往往不见得是真理。“在

学术的高处，科学的研究和普及是同一

事物的两个方面，应当无缝衔接。”

对于国家“南海深部计划”的创意解

读，是汪品先的得意之作。他以章回小说

的形式、说书人的风格，把整整八年的科

考研究浓缩成约一小时的《南海演义》。

高质量科普需要科学家的参与，做

科研的专业人员有着做高质量科普的天

然优势。但令汪品先痛心的是，很多科普

读物往往大同小异，很多都是“二手货”。

汪品先认为，中文科普质量不够高

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手货”。“源头

几乎都来自外文，第一个人翻错了，大

家就都跟着错。”因此，科学家参与科

普，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前两年，汪品先在整理“阿尔文号”深

潜发现深海热液的过程时，发现国内几乎

所有的文献都说错了。“也许你会说，差这

点细节并不重要，殊不知，正是过程里的

细节，可以给后人如何做研究的启发。”

汪品先认为，科学家自己动手做科

普，不仅有优越性，而且有必要性。从这

个意义来说，由他撰写的《深海浅说》获评

“2020中国好书”，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

科普的意义不仅在于
科学传播，更能孕育创新
改变社会

“科普对于中国的意义，还不仅仅

在于科学传播，更在于科学与文化的融

合。”汪品先认为，科学的源头创新，需

要有文化土壤。源头创新和一般的科

学进步不同，往往要从科学之外得到启

发，这就是文化。

“牛顿的苹果，阿基米德的澡盆，都

不属于科学范畴，而创新思维就从那里

萌芽。”他说，反过来，科学创新一旦实

现，又会对文化进行反哺，成为社会文

化进步的推动力量。

其实，中国科学界向来就有文理兼

修的优良传统。汪品先举例，中国科学

社创始人之一的赵元任，不仅是物理学

家，还是语言学家；我国地质学泰斗尹

赞勋，1940年亲自编写过中国地质学会

会歌《大哉我中华》。

“大学文理分隔的局面，是培养创

新人才的一大障碍。”为此，汪品先两度

在同济大学开设了“科学与文化”的通

识大课，课程本身就是集教育与科普于

一身。随后，这门课通过网络，直接进

入了社会科普的领域，产生了更为巨大

的社会效果。

“如今，科普正在变成新的消费需

求，也从一个新的侧面推进着科学与文

化的结合。”他呼吁，华夏文化不能永远

“啃老”，不能总是打孔子牌——只有将

现代科学融入传统文化，创造出划时代

的作品，才能为振兴中华提供立足国际

的软实力。

科学家应不应该当“网红”？频频曝光“赚流量”就是不务正业吗？

汪品先：科学需要影响力，科普带来人气和关注

《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本月起施行。《条例》明确全社会
参与科普的工作职责，提出优化
科普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科普队
伍建设。这将进一步提升公众科
学素养，营造科学文化氛围，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厚植土壤。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
创新发展的两翼。面对互联网时
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如何鼓励
更多人参与科普？如何顺应传播
方式变革，让科学的声音抵达更
多人群？本报采访了几位在B站
上“玩转科普的UP主”，希望他们
的创新与探索给更多人以启发。

■本报记者 许琦敏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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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近照（摄于海南）。

 汪品先烽录制科普视频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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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尾，有歌颂雅逸生活之意，以“曳尾菌”为名的

B站UP主周晴烽是一位个性十足的90后女孩。她用

延时摄影的方式，拍摄普通人看不到的“小精灵”——

菌类，并将其分享到网上，没想到这一举动为她收获

了35万粉丝，并获得B站知名科普UP主认证。

去年初，周晴烽辞去工作，成为一名全职UP主。

她想听从内心的呼唤，探索光怪陆离的菌类世界，而

UP主这份工作让她在爱好和生活之间实现了平衡。

“我现在拍摄过的真菌不足人类已知的1%，我想继续

深入这个世界。”在她看来，任何事情只要做到了极

致，生计问题应该不用操心。

无心插柳的UP主，只是因为爱分享

23岁之前，周晴烽的人生轨迹非常普通，从中南大

学药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医药企业工作。如果

非要说有什么特别，就是她从小特别喜欢观察自然，一

朵花、一丛草、一群蚂蚁，她都能聚精会神看上老半天。

因为喜欢生物，她加入了观鸟群。一次机缘巧

合，她从朋友相机里看到了一种奇妙的生物——黏

菌，它们由洁白经历淡红、深红、黑色，最后变得绚丽

多彩。这一瞥为周晴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很快，

她就把拍鸟的长焦镜头改造成微距相机，自己也成为

了一名菌类摄影师。当拍摄的菌类延时视频越来越

多，她愈发不满足于只发在朋友圈中，2017年她注册

了B站账号，上传了第一个视频。

周晴烽说，她并不特别在意流量，是分享欲让她

成为UP主。而她的走红也是突然的。2019年，当她

又一次发布“老朋友”发网菌的视频后，播放量突然涨

到了一个不曾企及的高度，此后一段时间里，她的粉

丝也从1万涨到了20多万。时至今日，她也不知道发

生了什么。

想拍一段好视频，必须当好一
个养菌人

周晴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科普。在她眼中，

科普工作者需具备两种素质：一要能说会道，二要是某

方面的专家。而她既不善于说话，又非菌类“大拿”。

相反，她是在拍摄过程中慢慢“结识”菌类的。为了

拍摄一段视频，她先要跑到上海周边或长三角一带的朽

木腐叶、树皮石堆、甚至动物粪便中寻找。找到菌类后，

她会将其带回家培养，为此她特地买了一间带院子的房

子，就是为了方便安放灭菌器、培养皿、枯枝腐叶……

延时摄影是在数十秒内展现菌类的一生，一分钟

的素材往往需要一两千张照片，而菌类生命最震撼的

阶段往往在其喷射孢子时，想拍摄一段好视频，必须

先当好一个养菌人。

须霉，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丝状真菌，透明

的孢子馕柄上顶着嫩黄的孢子囊。好几次培育须霉，

周晴烽都失败了，明明在培养皿中长得好好的，孢子

囊就是养不大。最后，她“啃”下了一篇很长的英文文

献后，才找到适合须霉生长的温度和湿度条件。“培养

成功那一刻我兴奋地尖叫，真是非常开心。”她说。

在拍水玉霉时，周晴烽只是觉得这种菌类长得晶

莹剔透煞是好看，甚至不知道它的名字，“我国对它的

研究非常少，视频资料更是稀有”。

周晴烽自己玩得开心，也带动了一群观众。有人

会模仿她在家中观察腐木，有人种起了香菇、平菇，有

人甚至拿起放大镜观察发霉的剩饭剩菜……虽然她

总说自己做不了科普，但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或许正

是科普的高级表达。

投身科普，让热爱与生活两全其美

“UP主的普通话真好玩”“我骑着电瓶车来催更

啦”“找到一位宝藏UP”……周晴烽辞去工作，全身心

地投入到优质内容的创作上，拍视频已经成为她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长期的拍摄、学习让她成为菌类专家，她撰写了《多

头绒泡菌进食》《平菇柄搭桥法转移黏菌》等多篇科普文

章，其中《教你饲养“史莱姆”》获得了近300万的点击。

据周晴烽观察，越来越多的人正成为UP主，他们

从自己擅长的领域入手，分享自己的经历与发现。不

过，即便如此，菌类的延时拍摄仍然小众，这也让她多

了一份使命感。一位吉林农业大学的教授在他的学术

报告中引用了周晴烽的黏菌视频，这让她津津乐道。

对于流量，周晴烽并没有太大压力，似乎也看不

到她对选题的焦虑。正如“曳尾菌”这个名字一样，她

升级了装备，改造了培育环境，去到更远的地方，只希

望成为一个好玩的人，把大自然的奇妙拍给更多人看。

90后女孩因分享欲成为知名科普UP主，勾起无数人的好奇心

走遍上海郊野只为拍摄菌类“小精灵”

既严谨又有趣，是科普的理想之境。

在B站科普区，知名UP主“芳斯塔芙”和

“鬼谷藏龙”拥有“严谨知识UP主”的美

誉。在他们推出的每件作品后面，都会列

上长长一串参考文献。这对拥有近240万

粉丝的90后学霸小夫妻，曾连续两年入选

B站“百大UP主”。

“鬼谷藏龙”唐骋，2020年5月从中国

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博士毕业，成为视

频号的创作主力；“芳斯塔芙”蔡春林读了

一段直博课程之后，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

科普发展之路，现在是视频号的“大总

管”。

当不少创作者还在追求“10万+”的阅

读量时，他们每更新一条视频的浏览期望值

已高达100万。事实上，持续输出高质量科

普作品，对于创作团队的要求非常高，投入

的精力不亚于写一篇科研综述。经常面对

“博士做科普值不值”的问题，唐骋坦言，

“这是一种偏见，需要克服”。

从“搬运”到原创，与科普
“相遇相知”

相识于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毕

业后，这对小情侣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们的读

研之路。唐骋一路读到博士毕业，蔡春林则

先一步走上了科普创作之路。

2018年，蔡春林在一家学术期刊做公号

运维时，对科普翻译产生了兴趣，就在B站

上用“芳斯塔芙”申请了账号，翻译“搬运”一

些国外科普视频。“芳斯塔芙”就是英文

“FunStuff”（有趣的东西）的音译。

不过，蔡春林很快发现，“搬运”获得

的关注很少，往往一个月更新二三十次，

每个视频只有几十、几百的播放量，还有

不少是自己点的。

其实，唐骋对科普的天分与喜好，很早

就显现出来。读研期间，他经常给果壳供

稿，还获得过两次年度优秀作者，拿过“长而

不腻奖”。读博期间，他看了一个国外的古

生物科普视频后，萌发了做原创的念头。他

跟粉丝打赌：如果一个视频获得20个赞，就

做一次原创视频。

没想到的是，首个原创作品 《奇虾：

初代霸主的故事》发布24小时，点击量就

达到了9万，粉丝从700多猛涨到2万多。

这个以5亿多年前“寒武纪物种大爆发”

为背景的视频，如今的累积点击量已达

450万。

尽管这条视频在制作上“槽点”不

少，但由此也打开了他们的思路：做原

创，以最受青少年欢迎的古生物为切入点。

读着文献“神游”，在脑海
中酝酿台词

“龙兽争霸”“软体动物”“科学八卦

史”……以每月更新两到三条的频率，这

对小夫妻在B站上打出了名气。唐骋坦

言，这已是目前创作的极限。因为每创作

一个视频，从想选题到写脚本，都要耗费

大量精力，作品的很多环节需要科学文献

的印证和支撑，“最多的一条视频，我读了

50多篇相关论文，最少的也有十几篇”。

为一个选题，看上一周文献，基本是一种

常态。

以学术般的严谨来对待科普，是否过

于隆重？唐骋觉得，这是必须的。与科研

向纵深发展不同，科普更需要一种广度，

这就要求创作者能够迅速从文献中获取相

关知识，并转化成有趣的口语表达。

为了保持对前沿科技的敏感，唐骋仍

保持着读博期间“持续不断输入文献”的

状态。现在，唐骋经常读着文献就进入了

“神游”状态，论文在脑海中逐渐变成了台

词、脚本，甚至配乐、动画也一起“合

成”进来。

2019年，蔡春林率先辞职成为职业UP

主，唐骋在博士毕业后也正式加入。一开

始，为了一段没有噪音干扰的录音，他们

尝试了各种“土办法”，比如把头蒙进棉

被、在房间里搭帐篷，甚至在夜深人静的

时候进行录音。一期15分钟左右的视频做

下来，“每一次都是对自我的挑战”。

科普门槛很高，但总得有
人跨越

目前，唐骋和蔡春林已经为“芳斯塔芙”

注册成立了公司，有了专门的拍摄和录音

棚，还从粉丝中招募到了两位员工。养活一

支团队，又成为他们新的挑战。

与天然附带商业价值的UP主相比，科

普原创视频的运营更加辛苦。尽管也有投

资人找上门，可这对小夫妻仍然希望坚持

自己的风格，不想为了急于变现而丢失了

初心。

选择科普，唐骋和蔡春林都遵从了内

心的声音。在唐骋看来，中国的大环境非

常需要科学传播的人才，但要做出拿得出

手的作品，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更

需要理工科学生克服对科学传播领域的

偏见。

“有人认为，博士毕业搞自媒体、做科普

是不务正业。”唐骋并不这么认为，“如果真

对科普有兴趣，想和公众分享，那就认真来

做。高质量的科普的确需要高素质人才的

投入，难度不亚于发论文。”

90后学霸小夫妻用做科研的态度做科普，坐拥240万粉丝

“严谨知识UP主”为每条视频恶补文献


